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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反哺: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研究
———基于中部地区 B 村的学术考察

赵红勋　 史可凡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的普泛化渗透,农村老年群体的日常实践逐渐被短视频所裹挟。
然而,农村老年群体仍属于数字技术实践的弱势群体,需借助数字反哺的话语逻辑来接洽

其短视频的实践意义。 在数字反哺理论的观照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叙事分析

等研究方法,考察中部地区 B 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问题。 研究发现:接入、技术和文化

是农村老年人短视频实践的三重反哺类型;反哺场域以家庭代际为核心主体,辅以趣缘社

群的关系接连;娱乐、实用和社交构成了老年人短视频反哺的重要内容;反哺层次主要表现

为浅层次参与;虽然老年人短视频实践的数字反哺存在浅层次、机械化、模式化等问题,但
短视频实践作为反哺的初步成果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甚至是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新

的生机活力,为平衡当代社会的数字化与老龄化之间的内在冲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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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短视频不断下沉至农村地区,并日渐成为农村社会日常

实践的重要表征。 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短视频的娱乐化以及便捷性为其提供了融入数字化社会的

有利契机。 短视频不仅承担了获取信息过程中的信源角色,而且为老人们提供了可视化传播的展演

空间,重构了农村社会实践的既有方式。
尽管短视频向农村的下沉加剧了一大批老年用户的入驻,但他们的短视频实践仍然面临诸多困

境:一是资源困境,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收入、文化水平、设备接入、基础设施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新
媒体的覆盖面积较小、接触机会较少且使用成本较高;二是年龄困境,老年人的记忆结构、心理感知

以及学习能力正在逐步退化,对于新事物、新技术、新观念的认知心理也与时代发生脱节,存在生理

与心理的双重障碍;三是话语困境,已被资本逻辑深深裹挟的短视频媒介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具有消

费潜力的年轻人和城市人,加剧了潜力群体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实践区隔。 因此,需要在农村老龄化

与社会数字化之间的重重困境中重新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

问题。
在此情况下,“数字反哺”实践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首要途径。 年轻子女、新乡

贤、返乡青年、年轻村干部、先锋老年群体等都是反哺行为的主体,他们通过对新媒介技术以及文化

的知识传授来引导农村老年人尽快适应数字化环境,并帮助他们进行短视频实践。 那么,数字反哺

行为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 又给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带来了哪些改变?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数

字反哺的理论支持下,以农村老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叙事分析的研究



方法阐释其短视频实践问题,以此勾勒老年人的数字媒介实践图谱。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反哺研究

“反哺”研究的源头是探讨工业革命社会转型背景下文化传承方向的相关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传统的受教育者(晚辈)反过来对施教者(长辈)施加影响的“反向社会化”现象出现。[1] 1987 年,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提出“前喻” “并喻” 和“后

喻”概念,其中“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向子辈学习的现象。[2]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洪流中迎来

了新技术、新思潮,年轻一代以超强学习能力占据时代前锋,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反向社会化” 浪

潮。 基于此,周晓虹提出“文化反哺”概念,认为“它是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

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 [3] 。 “反哺”一词极具中国文化意味,该名词的提出也预示着

“反哺研究”的开端。
随着数字媒介的不断浸入,“文化反哺”日渐生成了新的话语结构———“数字反哺” ,即子代对亲

代在技术采纳、媒介使用、知识传授以及新文化语境等诸多方面进行传授。[4] 在国外,学界关注到了

“数字鸿沟”问题,即“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

术,以及互联网使用方面的差距” 。[5] 也有研究微观层面的产生于代与代之间的数字鸿沟 / 代沟,主要

是在家庭这一社会单位中两代人的媒介使用差异,尤其是新媒介。[6] “数字反哺”便是作为“数字鸿

沟”的一种制约关系而存在。 同时,关于“数字反哺”的研究在跨国范围内也广泛存在,并将“数字反

哺”视作“自下而上的技术传递” ,侧重年轻世代所发挥的作用。[7]

当前,学界关于“数字反哺”的研究热度依旧不减。 它被认为是与数字鸿沟相互制衡的一个概

念,存在三个维度,即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7] 在中国网民数量不断攀升的

今天,数字接入反哺已不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依旧是弥合数字鸿

沟的关键所在,尤其是以“文化”为核心的素养反哺成为摆在老年群体面前的障碍。 而“家庭代际关

系”和“新媒介使用”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两个重点方向。
一方面,家庭场域对开展数字反哺具有天然的强落实性和持续性,因而以家庭代际视角为切入

点的研究占据半壁江山,主要涉及代际反哺实践中的家庭关系 / 互动[4,8] 、伦理建构[9] 、社会老龄

化[10] 等问题。 数字反哺作为抗衡数字鸿沟的救济措施不仅对亲代主体的数字实践起到了促进作

用,也对以家庭为纽带的亲密关系模式、互动模式有所影响。[11]

另一方面,通过切入新媒介使用行为来解读数字反哺也是重点,例如针对老年人使用微信、短视

频、B 站等新媒体而实施的数字反哺,主要围绕新媒介反哺情况、反哺特点、反哺动因、反哺作用、困
境等铺展。[12-14] 在数字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关注老年群体新媒介使用行为和新媒介反哺实践,
对缓解老年“数字难民”生活困境和话语困境的意义日益突显。

(二)乡村媒介实践研究

Nick
 

Couldry 于 2004 年发表《媒介的实践化理论》一文,将媒介研究范式从媒介文本或生产结构

转向媒介“实践” ,[15] 在该理论视域下,“媒介”成为进入并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关键要素之一,更
多地突破了其工具性意义而具备了浓厚的社会性意涵。 进而,“媒介实践”也被容纳进社会结构,成
为同众多生产实践一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媒介日渐下沉并嵌入乡村日常生活的情境下,短视频媒介实践成了热点话题,乡村实践主

体也因自身特殊性相应地进入研究视野。 媒介实践转向的行动主体是媒介研究实践范式的关注点

之一。 目前,关涉乡村短视频媒介实践的研究多以青年行动者为主体。 乡村青年的日常消费方式、
休闲方式、交往能力和家庭婚姻生活都与网络技术的影响息息相关,他们是乡村媒介实践浪潮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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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先行者,也是乡村地区“后喻文化”的重要输出者和践行者。[16] 自然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 相比之

下,有关老年行动者的研究数量较少,且主要聚焦于“银发网红”这一先锋群体,而对乡村的普通老年

人群缺乏针对性探观。 尽管也有学者对边缘化乡村老年人进行了深入阐释,例如何志武等人对华北

东村进行田野考察,发现老年的短视频实践是一种能动的、嵌套于日常生活的新型方式,映射出老年

对数字生活的再嵌入。[17] 该研究颇具代表性和启发性。 但对这一话题的研究数量和研究深度仍有

不断拓展的空间。
综上综述,第一,关于“数字反哺”命题的研究数量不多且内容较为分散,研究内容主要侧重家庭

代际的微观关系场域;此外,虽然当下“接入反哺”研究的学术考察有所下降,但对于农村老年群体来

说仍存在巨大鸿沟,有进一步挖掘空间。 第二,从“媒介实践”视角来看,虽有涉及农村行动主体的研

究,但多聚焦于青年群体和“老年网红” ,鲜有关注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且数量庞大的一般性老年群体。
第三,在“数字反哺”与“媒介实践”理论关照下,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深层话语实践困境尚未完全被

纳入研究体系,有待进一步考察补充。 基于此,本文从“数字反哺”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农村老年群体

的短视频实践,主要聚焦农村年轻群体对老年群体展开的关于媒介接入、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的教

授行为,为深入理解老年人的媒介使用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选择在中部地区的 B 村,截至 2022 年 7 月,该村有 889 户,总人口 3055 人,
其中包含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 500 名,占村总人口的 16. 4%。 村中有两家大型钢铁厂,占用了大量耕

地,也为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 村中单纯依靠种地为生的家庭相对较少,钢铁厂打工与外出务

工是村民收入的主要获得途径。 因此,B 村虽人口众多,但常住人口多为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村落

“空心化”问题突出。 随着经济发展,B 村在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生活环境上有了较大改善,却依旧

保留了最初农家院落的住房环境;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提升,家电、无线网络、智
能设备也较为齐全。

之所以选择 B 村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地点,一方面,本文第二作者是 B 村的人,对该村庄的情况较

为熟悉,能够以“在场”的身份进入田野,并方便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另一方面,B 村的互联网

覆盖率较高,且老年人使用短视频人数较多。 村中的老年人都是土生土长,并且绝大多数属于农民

出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收入水平一般,智能设备普及率尚可,满足开展媒介实践的基本条件。
本次调研自 2022 年 4 月初开始,7 月底结束。 作者进入 B 村老年人的生活场域,观察其短视频

使用情况,并在半结构化的访谈中形成访谈记录并分析归纳。 研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选取样本,最
终确定 14 个研究样本(见表 1) 。 访谈对象的年龄在 60 岁以上,职业不限,拥有智能设备并安装使用

一款及以上的短视频 APP 或小程序。 在访谈前夕,笔者根据初步拟定的问题进行了历时半个月的小

范围访谈测试,此后依据前期存在的问题对访谈内容进行小幅度修改,最终确定下来的访谈问题主

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接受数字反哺的情况;短视频媒介的使用情况;短视频实践的主要障碍。 考虑

到老年群体的行动、心理以及媒介使用等问题,访谈以实地走访的方式进行,事先征求其同意后进行

录音,与其进行 30—60 分钟的面对面交谈。
本研究 14 位受访对象均来自 B 村,包含 6 位男性,8 位女性;小学文化程度 9 人,初中文化程度

3 人,高中文化程度 2 人。 为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也确保研究内容的客观中立,文章对受访对象进

行编号。 编号形式采用“性别编号-年龄”的形式,例如“ W01-56”表示“女性,01 号,56 岁” ;“ M08-
77”表示“男性,08 号,77 岁” 。

本研究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访谈内容进行叙事分析。 经过对全部访谈内容的

整理、分析和归纳,从零散繁杂的叙事中提炼出如下主题。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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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短视频使用

01 女 70 农民 小学未毕业 微信小程序“看一看” 、抖音

02 女 76 农民 小学 抖音、抖音极速版、快手

03 女 61 临时工人 小学 抖音、快手、西瓜视频

04 女 63 幼儿园保育员 初中 抖音

05 女 68 家庭妇女 高中 抖音

06 女 65 零工 小学 抖音极速版、快手

07 女 60 农民 小学 抖音极速版

08 女 70 原招待所员工 小学 抖音、快手

09 男 63 工厂工人 初中 抖音

10 男 60 建筑工人 小学 抖音、抖音极速版、快手

11 男 66 农民 小学未毕业 抖音极速版

12 男 59 保安 小学 抖音火山版、快手

13 男 72 退休教师 高中 抖音

14 男 78 农民 初中 快手、西瓜视频频

　 　
表 2　 农村老年群体短视频媒介实践的叙事主题建构

叙事话语 叙事类型 叙事主题

使用子女淘汰机;没有开通数据流量;家里没装无线网;设备性能较

差;态度被动。
接入反哺

下载、安装媒介软件由他人代为完成;接受反哺后能力提升;独立完成

简单技术操作;使用媒介解决问题能力差。
技能反哺

接受文化内容反哺少;态度消极被动;对网络流行文化内容不理解、不
关注;有特定审美倾向。

文化反哺

反哺类型

线上反哺;线下反哺;祖孙代际反哺;家庭关系结构和互动方式变动。 代际关系反哺

同辈人互相教授学习;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拍摄跳舞、唱歌、情景剧

视频;反复拍摄同一主题;城乡趣缘反哺差异(地域生活对反哺有影

响) 。
趣缘关系反哺

反哺场域

偏爱唱歌、跳舞、搞笑段子视频;内容简单易懂;获得快乐的媒介使用

目的;只会拍摄“对口型”视频。
娱乐内容实践

技术性较强,难度大;双方对反哺均表现被动消极;“代理式”反哺;老
人心理压力大。

实用内容实践

寻求情感慰藉;拓展趣缘社交;巩固同辈社交。 社交内容实践

反哺内容

老人对于反哺内容的习得情况一般;反哺实践有障碍;媒介实践局限

性特征明显。
实践层次 反哺情况和局限

可选择范围变大;活动范围变大;社会关系扩大;社会参与程度提高;
促进代际、趣缘关系;自我呈现积极;短视频创收现象出现;助力农村

治理和乡民维权。
媒介实践变化 反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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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

(一)反哺画像: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生动实践

1. 反哺类型:接入、技术与文化的三重实践

过去三十年,与数字媒介有关的文化反哺几乎每隔十年都延伸出一个新维度,从 1990 年代的

“器物反哺”到 2000 年代的“技能反哺” ,再到 2010 年代的“观念反哺” ,层层递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7] 而置身于数字化语境,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数字反哺再现了这个过程,依次表

现为智能设备的器物“接入反哺” 、媒介操作的“技术反哺”和媒介内容的“文化反哺” 。
首先,接入反哺的媒介可供能力。 美国学者 Paul

 

Attewell 在阐释“数字鸿沟”时提出了“接入沟”
概念,即个体在网络或媒介设备的拥有上存在差距。[18] 农村老年人在 ICT 的接入实践中存在明显差

距,资源配置、触网机会、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生理机能等都成为他们“接入”短视频媒介实践至关

重要的影响因素。 作为“数字反哺”顺利展开的第一步,弥合老年群体的“接入鸿沟”尤为关键。 然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年人的智能设备接入,多是由子女来完成,包括子女代为购买手机、使用

子女淘汰的设备,行动主体表现出的积极性和完成度均较低。
我是在我儿子高三那一年换的智能手机,他不用了就给我了。 ( M12-59)
我不会自己下载,都是他们(指子女)给我弄好。 ( M14-78)

农村老年人所接受的数字反哺尚在接入维度已同其他群体拉开明显差距,他们无疑成为新兴媒

介技术扩散过程中最晚也最难抵达的一部分用户。 B 村老人的智能设备普及率虽已达到一定程度,
但实际接入过程中其设备性能、功能利用率、更换频率相较于年轻群体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与落后,并
没有做到真正的物尽其用,也没有实现与智能设备的深层连接。

家里没有网,我不让他弄(安装网络) ,平时也没用。 这(智能手机) 跟原来的老手机一样,
我也光接打电话,短信都不瞧。 ( M14-76)
甚至一些独居老人拥有智能设备却并不能保证触网的可及性,他们的“接入端”反哺并没有预想

的顺利和深入,只是单纯实现了设备“从无到有” 的过程。 由此可见,摆在农村老人面前的是两道

“接入鸿沟” ,一是智能设备的接入,二是互联网的接入( Wi-Fi / 流量) 。 于前者而言仅需购置设备便

可;但于后者而言,触网心理仍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晚辈针对此展开的反哺对于老年行动者能否

开始养成媒介使用惯习至关重要,甚至决定着后续反哺实践能否顺利进行。
其次,技能反哺的实践操演。 媒介功能习得与技巧掌握的“技能反哺”是接入条件达成后的第二

步,也是农村老年人真正开启短视频实践的关键环节。 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基本都是小学

及以下学历,又受闭塞的地理位置限制,仅依靠自身的知识储备很难独自完成短视频媒介的使用。
“作为一种中介性公共机构,媒介可视为具有能动作用的传播主体,其主体性意义大于技术本

身。” [19]因而“技能反哺”既包含了指导老年人掌握操作技能,又包括对老年人媒介化思维的引导,即
学会用媒介来解决问题或为生活提供便利。 W02 是一名地道的农民,虽已有 76 岁高龄,但依旧对手

机媒介有着浓厚的兴趣。 她在家人的指导下不仅能够灵活地玩转短视频,而且还能熟练地完成水电

费缴纳和网上购物。
买回来手机之后他们(指子女)就教我怎么样用微信,怎么样看视频,结果一学我就学会了。

我现在还会从上面交电话费呢,比以前方便多了,不用往店里跑了。 ( W02-76)
该样本接受技能反哺的成效良好,已能够深入到媒介工具意义的构建和掌控中。 但不可否认的

是,W02 并不是农村老年人的代表,相反,大部分老年人的媒介技能反哺效果,仍然无法达到独自熟

练完成较高难度操作的程度,基本的界面操作、简单的互动是农村老人接受的技能反哺的主流内容。
再次,文化反哺的“理解区隔” 。 短视频是多元文化扎根与繁衍的栖息地,其中流行文化的反哺

能够帮助农村老年人跨越消息闭塞的藩篱,实现与新价值理念、多元文化内涵的接轨,以便全方位、
深层次的融入新媒介环境。 这既是文化反哺的重要目标,又是“数字反哺”实践“形神相融”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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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然而,B 村老年人短视频文化反哺情况并不十分乐观,他们对此没有过多关注或学习,大多数

人表示“碰到看不懂的内容就直接划过去” ,身边人也很少对此进行过相关反哺。
咱没文化,有的人家说的就听不懂,一般遇到这种我就直接划过去了。 ( M09-63)
不理解的就不看了呗,不懂的就刷过去了,不去问别人。 ( W07-60)

在深度交谈中笔者发现,农村老年人有自己偏好的审美类型,他们更善于欣赏与自身价值观念、
文化风格以及审美趣味相符的视频,其中,唱歌、跳舞、戏曲、家庭搞笑段子等类型的短视频备受青

睐。 而处于流量顶峰的网络流行文化并不受他们的喜欢,甚至被认为没有反哺的必要,部分人对一

些另类化、博眼球的视频内容充满了排斥与反感。
我有时候真听不懂那视频上写的东西,看完之后很无语,不知道他这意义何在,没有一点正

能量。 ( M13-72)
有的老人不做老人该干的事,天天在网上“出洋相” ,我就看不惯。 ( W05-68)

不难看出,农村老人的审美旨趣与当下短视频平台上的主流审美是割裂的,甚至是矛盾的。 这

一点似乎很难通过反哺来达成某一种共识,若是将二者强行融合便容易适得其反。 此外,随着老年

用户的不断加入,短视频平台聚集了一些属于他们的话语圈子和以“银发网红”为代表的媒介形象。
但该类内容仍难以摆脱被操控的嫌疑,同时也并未形成遍地开花之势。 可供普通老年人,尤其是农

村老人的媒介话语实践范围狭窄,其难度和可见度均不容乐观。
2. 反哺场域:家庭代际为主,趣缘社群为辅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把“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

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 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

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场域空间。[20] 在社会反哺实践

中,家庭是一个主要的微观子场域,该场域以最直观的方式将两代人连接在一起,并创造出一个互动

话语空间。 在互动关系中,子代凭借对新媒介资本的占有成为家庭代际间反哺实践的权力拥有者,
而亲代则扮演受教育者的角色。 除此之外,也存在诸如趣缘社群等其他关系场域的数字反哺,而此

类反哺通常在同辈之间进行。
首先,家庭代际关系是农村老年人接受数字反哺的核心场域。 以家庭为核心场域的反哺行为并

非仅停留于家庭的物理空间,而是转向了关系空间。 如今,子代与亲代无法长时间处于同一物理空

间,所以反哺实践超脱了“身体在场”的具身化实践方式,通过视频电话、录屏、截图等“缺席的在场”
方式进行教授。 在 B 村老年人的家庭场域反哺实践中,祖代之间的反哺行为更为突出。 村内大量年

轻人在钢铁厂工作或外出务工,因而年龄较小的孙子 / 孙女 / 外孙子 / 外孙女代替父辈对祖辈开展反

哺的现象较为普遍。
我闺女有时候不在家,我外孙女也会教我,别看人家小,啥都会。 ( M11-66)

家庭场域的反哺具有明显的强落实性,成为祖代、亲代、子代角色扮演、关系维系、权力分配的重

要手段。[7] 空心化的农村人口特征使得当今的数字反哺实践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在此

情景中,媒介充当了促进家庭关系维系的工具。 与此同时,利用短视频这一中介物连接的反哺实践

使得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和家庭成员的权力结构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媒介技术话语权被子代甚

至是孙代所掌握。
其次,趣缘关系是农村老年人数字反哺的第二场域。 该场域的反哺实践通常在同辈之间进行,

主要是基于共同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熟人圈层的数字反哺,即已基本掌握数字媒介技能的老年人对其

他个体进行教授。 在趣缘性社群中,总有一些人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技术相对熟练,他们在群体内

部进行技术指导,建构数字媒介实践的话语想象,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媒介实践水平,而且也增进了

朋辈之间的关系黏性。
一开始是看我们广场舞里的人玩这个短视频,就跟着人家学。 有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啊,

吃饭啊,就会拍着玩。 ( W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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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缘社群场域的媒介反哺与媒介实践存在城乡差异。 城市地区的老年人趣缘社群具有组织性,
参与形式也更加正规,实践装备和实践机会都要优于农村地区。 受访者 W02 跟随儿子在一线城市

有过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她讲述了城市社区广场舞社群会利用短视频进行日常记录,队员不仅自己

拍摄发布,还有公众号进行广泛传播。 但当她回到 B 村后,发现村内广场舞队组织十分松散,大家的

趣缘活动基本都是“饭后娱乐”而已,群体内部的媒介实践水平也较城市有较大差距。
可以看出,一方面,趣缘关系下的同辈反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心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的

反哺受限问题,以“老手带动新手”的反哺模式为农村地区的反哺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并且,处
于同一趣缘圈层下的同辈反哺在话语表达、沟通方式和实践趣味上也更融洽和谐。 另一方面,相较

于城市,农村同辈反哺的水平有限,支撑媒介实践的硬件设备和软性支持皆呈现出松散随意的特征,
因而实际的反哺效果和实践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3. 反哺内容:娱乐、实用与社交

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话语建构中,特定的动机和需求是接触媒介的重要目的。 老年人对媒介

的选择同样基于自身的需求,反哺的内容也以他们的日常实际诉求为中心而展开,大致分为休闲娱

乐内容反哺、实用性内容反哺与情感性社交内容反哺等三类。
首先,休闲娱乐内容的反哺。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空闲时间较多,生活相对单调、出行不便,

利用短视频媒介来休闲娱乐、打发时间成为农村老年短视频实践的主要动机。 娱乐休闲类内容是农

村老年人偏爱的视频类型,数字反哺也主要围绕该内容而形成。
看抖音就是为了高兴,平时看的都是唱歌的、搞笑小短剧,打发时间了吧。 ( W08-70)

休闲娱乐内容的反哺无论是从可操作性还是可理解性来说都较为容易,短视频媒介界面简单,
观看视频基本只需要滑动屏幕或点击屏幕就可以完成,学习一次基本就可以独立完成操作。 休闲娱

乐类内容的反哺难度与理解难度较低,可操作性较高,观看该类内容的实践形式也最为常见。 在此

过程中,老年人能收获自我效能感,也能通过与内容的共情来愉悦自己的身心,行动主体在这种反哺

与实践的良性循环中积极性渐长。
平时就是看一些唱歌或者弹琴的视频,一般没遇到或什么问题,出现的问题我基本上都能

解决。 ( W05-68)
其次,实用性内容的反哺。 不少农村老人表示使用短视频是为了获取实用性内容,其反哺主要

集中在技术层面,例如如何搜索想看的菜品教学视频、如何在直播间或窗口链接购物等等。 就购物

而言,一系列操作并不十分容易,尤其对于文化水平有限的老年人来说多次反复学习才能掌握,但大

多数个体选择放弃。
我说买一个通冰箱的管道器吧,就是那个地址咋也弄不好。 后来外孙闺女给我弄成了,再

买东西的时候一点就行了。 但就这,我也每天都练好几遍,怕忘了。 ( W02-76)
没有从手机上买过东西,咱不识字也学不会。 ( M10-60)

笔者发现,许多实用性内容反哺需要涉及支付操作,作为反哺者的子代对此相当谨慎,他们认为

老年人没有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也不可能短时间独自完成相关操作,由此出现老年个体主动寻求

反哺却被拒绝的现象。
那一回看人家那水管,我也想买一个。 人家(指女儿)老是嚷我“别乱买啊” 。 我也不会,问

人家也不给我说。 人家说:“你能抢到手? 你会? 凡是那便宜的、好的能叫你抢到手里?” ( W03-
61)
在反哺者看来,实用性反哺的过程烦琐、内容复杂,要想反哺初现成效就需要反复教授,既花费

时间精力,也存在潜在的试错成本。 这种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无疑加重了反哺者的心理负担,因而在

反哺实操时抱有谨慎的态度,拒绝反哺者接触此类操作和“代理式反哺”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情况。 于

被反哺者而言,实用性反哺考验实践主体的学习理解能力和真假鉴别能力,且他们很难通过一次学

习就完全掌握,而这对于原本就极易产生心理障碍的老人来说也同样会有心理负担,并不断对现有

·99·赵红勋　 等:数字反哺: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研究



媒介实践成果甚至是自我产生怀疑。 在二者双重“心理负担”的前提下,实用性反哺在农村老年群体

中开展情况不太乐观和彻底。
最后,情感性社交内容的反哺。 在广大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外出务工,老年人

略显孤独,而短视频则成为他们的情感慰藉。 第一,短视频的自我呈现拓展老年人的弱关系社交。
短视频平台已成为老年人自我呈现的“前台场所” ,使用特效、美颜等功能有利于其进行印象管理,从
而在同城或同圈层的弱关系交往中获得认同。

孩子从网上给我买的自拍杆,还有我这道具,闲得没事了我自己拍拍发到上面,人家都(在

评论区)给我发大拇指还有玫瑰花。 ( W08-70)
第二,通过对互动、分享技巧的指导巩固与熟人的联系。 学会用短视频分享信息、与朋友互动,

是将线下强关系互动拓展至线上的重要环节。 媒介代替身体开展非具身交往,突破代际互动、亲友

互动的物理空间限制,实现跨时空异步传播的可能,促进家庭关系、朋辈关系向更加融洽的方向发

展,填补农村老年人的孤独缝隙。
4. 反哺层次:浅层参与与深层实践

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已不再单纯的满足于浏览式观看,开始积极尝试加入媒介实践中

去。 经过前期数字反哺,农村老年的短视频实践大致可分为浅层次参与和深层次实践两类。
第一,浅层参与。 浅层参与主要体现在观看短视频、参与点赞、评论等工具性满足层面,将短视

频视作与电视、收音机等一样的信息工具,而无法对于媒介文化、媒介逻辑、媒介思维进行深入实践

与理解。 农村老年人接受的反哺与其开展的短视频实践都难以摆脱流于表面的境地,短视频媒介于

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消磨时间的工具。
进一步而言,阻碍老年人深层媒介实践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程度低。 对于短

视频 APP 上出现的文本不认识或内容不理解,只能依靠点赞和发布表情符号来进行简单地互动,小
学学历及以下的受访者几乎都存在该问题,并且很难通过短期反哺得到改善。

我不会给人家私信打字,不认识字,评论也只会发表情,给人家竖个大拇指这种。 ( M11 -
66)
二是收入水平限制。 虽然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不少老年人还在为了生计奔

波,无空闲时间和精力开展深度实践。
我白天做活(指工作) ,没那闲工夫弄这。 ( W06-65)

三是自身存在心理障碍,例如对自己容貌或外表不自信、担心被骗等。
我不拍视频,也不乱点。 我儿就跟我说的,怕上当受骗。 ( M12-59)

以上是诸位受访者提及自身难以参与深度短视频实践的原因,然而将目光放及广阔的农村大

地,真正存在差距使其身处弱势地位而影响实践成果的远不止如此。 社会资源、媒介形象、刻板印

象、话语地位等皆是尚未触及也难以被重视的可预见障碍,而农村老人的实践处境也很难依靠微弱

的底层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质的构建,因而于多数人而言,媒介的功用便停留在休闲娱乐的意义上

止步不前。
第二,深层参与。 深层参与主要表现为利用短视频便利生活、拍摄与发布短视频、账号定时更新

或参与平台直播等深层实践,主动破除“旁观者”身份禁锢,以“行动者”身份积极加入到文化构建中

去。 这一层次实践难度较高,但成功后的效果可观。 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归属感与被认可感,可
以通过构建属于自己群体的文化、组建虚拟社群来提升媒介话语地位。

W05 是一个深层次参与的典型案例,她虽然只是一名农村家庭妇女,但在同龄人中属于文化程

度较高(高中学历)的个例。 她爱好弹琴,并坚持几十年,经常发布弹琴短视频并收获好评,这使她获

得成就感。 但在 14 位受访者中仅有 4 位( W03、W04、W05、W08)经常拍摄短视频,且 W04 是出于工

作原因才拍摄。 W05 只是农村老人中的个案,大部分老人的短视频媒介实践仍徘徊在表层。
此外,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很少涉足深层次参与实践,即使有所深入,目前仍难以摆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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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性、模式化的实践特征。 W03、W08 属于实践积极性较高、实践层次较深的两位,她们向笔者展示

了拍摄的短视频,但经笔者观察和进一步询问发现,其视频模式十分单一。
拍抖音只会照着别人的作品去拍,就是“拍同款” ,没有自己弄过啥。 ( W03-61)
我拍视频都不剪辑,不会剪辑。 一拍就完了,不会那么多复杂的(操作) 。 ( W08-70)

这种机械化、模式化与片面化的短视频实践方式是数字反哺与农村老人自身相互矛盾的产物,
是通往深层实践道路上前卫又保守的尝试,个别先锋行动者摸索出了一条新的话语输出途径并收获

满满,而大部分老年人实际上却屡屡碰壁。 尽管子女对于深度实践持支持态度,但他们在涉及消费

或情感问题时依旧选择回避,农村老年群体的深度短视频实践仍然是一个社会性难题。
(二)话语呈现与乡村振兴:数字反哺对老年人短视频实践的意义

1. 日常生活新图景

首先,短视频技术生成全新的互动场景。 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了“媒介场

景理论” ,整合了媒介、场景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介场景影响人的角色行为和社会交往。[21] 短

视频创构的虚拟场景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互动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实践模式。 一方面,媒介实践场景

具有了移动性和可选择性。 在移动智能设备出现之前,老年人的媒介实践主要依赖于电视,与此相

关的媒介使用行为也被限定在家庭场域。 短视频的出现和使用使老年人摆脱物理空间束缚、跨越入

驻门槛,随时随地通过媒介与外界社会产生联系。 同时,短视频媒介作为一个虚拟场域实现了行动

主体实践形式与内容的无限可供性。 由此,短视频媒介为老年人打造了又一个休闲娱乐场景,使其

在具备移动性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可选择性。
看短视频可方便,有的时候在外面拿开手机就能看,还有睡觉之前躺在床上看手机,比看电

视方便了多。 ( M10-60)
另一方面,农村老年的生活场景具有了更强的交互性。 W03 表示,自从学会使用短视频,自己一

个人在家也不会无聊,子女们还为她购置了自拍设备和道具,使原本因身体不适而无法出门的日子

也变得有趣起来。 短视频将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延伸至了数字平台,扩大了社会关系的互

动范畴,提升了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参与感。
其次,短视频实践弥合断连的人际关系。 马克·格兰诺维特引入了“强度”这一概念来指涉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识时长、互动频率、亲密性和互惠程度是定义关系强度的四个维度,程度越高,
关系强度越高,如亲人朋友;反之则越弱,如网友。[22] 短视频实践重新连接了农村老年人的强关系与

弱关系。 一方面,媒介互动促进了代际间强关系的连接。 不少青年人在外务工,导致其与老年人很

难处于同一物理空间进行互动。 然而,短视频媒介重构接连代际关系,亲代可以通过观看子代发布

的内容来知晓对方的近况,子代也可以通过互动参与进亲代的生活。 不仅如此,短视频媒介内容还

为家庭提供了共同谈资,增加了双方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我儿子在外地上班,我刷到觉得有用的视频就给他转发过去,这也是俺爷俩日常聊天的一

部分。 ( M13-72)
我闺女让我下载的短视频,怕我自己在家没意思。 我发跳舞唱歌的视频,有她看见了也给

我评论,她知道我天天有事干也就不用担心了。 ( W08-70)
另一方面,短视频实践勾连了趣缘弱关系,提升了农村老人交往的社会资本。 短视频为有着共

同兴趣爱好或价值观念的个体提供了“潜在联结”的生长空间,能够将老年人的线上、线下活动联系

起来,给予他们更多的精神慰藉。 通过与群内人员互动,老年个体获得存在感与归属感,弥补孤独的

内心世界。 在兴趣圈子的协作、互动以及认同中,农村老人的实践资料逐步转化为关系网络的社会

资本积累,从而促进他们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农村老人趣缘话语的建构体系中去。
我们有一个大群,都是喜欢跳舞的。 隔了两天那(群)里面的老婆儿就说:“走! 咱去北河了

吧,去北河里抖抖(指拍抖音) !”有拍跳舞的、唱歌的,啥都有。 ( W08-70)
再次,短视频实践提供自我呈现的话语空间。 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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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23] 话语权力的表现

形式不仅在于某团体拥有话语表达的权利和机会,还在于其话语表达有相应的社会影响。 在农村老

年人广泛的参与媒介实践之前,其媒介形象一直处于被他者建构的处境,而短视频赋权给予了他们

新的展演空间。 一方面,短视频助力农村老年人多元身份的话语呈现。 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实践者

的身份具有流动性与多元性,个体可以同时是多个虚拟社群的成员,在不同的话语场去扮演不同的

身份角色,获得成就感。 同时,短视频的特效、美颜、配乐、合拍等功能打造了适于自我呈现的特定情

境,老年人可以通过场景的营造和道具的使用来完成互动并达到预期展演效果。
我拍的抖音上面都带着美颜,看上去就是好啊,咱这老脸没啥看头了,弄上人家那美颜就不

一样了。 ( W08-70)
另一方面,媒介实践消解了农村老年的“他者”形象。 贫穷、保守、固执等是大众对于农村老年人

的“刻板印象” 。 短视频使农村老年人成为自身形象的构建者与传播者,为摆脱被言说、被定义的历

史轨迹提供了可能。
我看到一些老年人发一些和年龄不相符的,或者那一把年龄了还做不正能量的事,遇到那

种我就会去给他评论,老年人没个老年人的样子,别败坏了这老年人形象了。 ( W05-68)
2.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反哺实践作为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反哺性的重要力量,它改变着乡村文化的内涵、结构和模

式,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一。 当前,短视频为农村振兴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通过新乡贤、农村大学

生、基层干部等青年群体的反哺实践,带动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广大农村人民以开展深度短视频实

践的方式,使当地的生产生活彻底地与媒介发生勾连,让短视频红利焕发农村经济与文化的新

生机。[24]

首先,利用短视频媒介开拓农村致富新方式。 由于 B 村中的两家大型钢铁厂占用了相当多的耕

地,村民的主要营收方式是厂内务工或外出打工,而老年人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稳定收入

或养老金,留在村中的少数人经营一些小本买卖,大部分人依靠子女抚养来维持生活。 在此情况下,
短视频媒介提供了新的创收方式。 具体而言,一方面,短视频直播开辟了家庭营收的新途径。 技术

反哺开拓老年人的视野与思维,他们可以通过拍摄农村题材的短视频来经营账号,在拥有一定粉丝

基础后开始直播带货,利用“电商+直播” 的方式实现经济致富。 村内有两个粉丝较多的“银发网

红” ,他们通过拍摄“搞笑段子”成为附近小有名气的网红。 经过一段时间的短视频运营,他们在家

人的帮助下开始直播带货,相较于同龄人收入可观。 尽管依靠流量走红的“银发网红”之路并不是人

人随意效仿便可成功的,但不可否认这无疑是农村大地上的一股新兴生命力,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可

以预见的可能。
我家旁边胡同那条街的就有个“网红” ,人家现在有不少粉丝,儿媳妇帮着她弄那直播带货

呢,应该挺能赚钱。 ( W06-65)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短视频传播力,将互联网思维融入社会生产之中。 短视频已深入到农村日

常实践的方方面面,并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 W01 经常辅助儿媳拍摄一些自家

诊所的照片和视频,发布到平台为生意积攒人气;W04 和 M10 拍摄短视频为自己的工作做宣传。 老

年人的短视频实践与现实生活产生深度勾连,由此提高了他们接受反哺、开展实践的积极性。 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媒介实践是数字生活、智慧生活与农村日常相融的产物,并逐渐扎根于普通百姓的

生活,形构出一种新的互联网思维模式,能够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
其次,借助短视频媒介推动农村治理。 乡村短视频具有赋能乡村社会主体的功能,从更大的社

会基础结构层面增强了乡村在现代世界中的能动性。[25] 短视频作为一种受众广泛且低成本的信息

呈现形式,其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为农村治理带来新契机。 一方面,短视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出现,给官方信息的发布赋予了不同以往的生命活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短视频既发挥了宣

传号召作用,又在全民的广泛参与中推动了官民话语体系的融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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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之前疫情的时候村里让我们去拍的抗疫的视频,发到了微信(公众号)上,还发了抖音,
好多人转发还有点赞。 大家都愿意看,村里好多老人不识字,拍成这短视频挺有意思,也能看

懂。 ( M09-63)
另一方面,短视频成为村民破除话语霸权、维护自身权益的利器。 全民记者的时代已然到来,对

于接受过数字反哺的老年人来说,短视频平台成为自下而上维权的理想叙事场域。 有短视频媒介实

践经验的老年行动主体深知新兴媒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媒介赋权下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老年

话语可见度陡然提升,边缘化人物的话语体系不再被隐藏、被建构、被言说,农村老年人正积极成为

话语的构建者和维护者。
上半年有个单位欠着老年人的钱一直不给,俺们前面街的一个大娘拿着手机对着厂子大门

拍,不给钱就把那(厂子)领导的视频发到抖音上。 后来就把钱给人家了,谁也不想发出去坏了

名声。 ( M14-78)
尽管农村仍未全面实现数字实践逻辑的多维度拓展,但短视频媒介实践在老年群体中的盛行对

于乡村振兴、农村治理确实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为农村地区全方位地融入数字社会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短视频实践不仅促进了中国农村的数字化与老龄化的关系平衡,而且也为农村经济与数字

经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为缩小城乡差距开拓了一条新的可行路径,将中国农村最热烈、最深厚、最
坚韧的精神文化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农村土地成为“兴得了经济,留得住乡愁”的地方。

五、结论与讨论

置身于移动互联技术强力渗透的当代社会,农村老年群体的媒介实践日渐被短视频所主导。 然

而,受制于经济条件、教育程度、技术敏感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很大程度上是

在“数字反哺”的意义中得以铺展。 本研究通过对 B 村的调研发现:第一,农村老年人短视频实践只

达到了简单的“接入反哺”和“技能反哺” ,而“文化反哺”略显不足;第二,受村落空心化趋势影响,以
家庭为社会单位的反哺呈现出线上反哺、跨代际反哺的特征,且同辈之间的趣缘场域反哺也成为短

视频实践的重要反哺方式;第三,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主要以休闲娱乐内容为主,该类内容操作

和理解难度较低,老人对此适应性较强,而实用性和社交化内容的反哺实践却有待进一步提升。 不

难看出,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媒介实践只是流于表面的浅层参与,呈现出模式化、简单化、机械性、功
利性的症候,导致整体上的媒介话语可见度、设置力以及传播力稍显逊色。

短视频作为一股潜在的力量正悄声无息地重构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这股力量对于农村

老年人来说,既可能是乐园,也可能是深渊。 第一,媒介素养与媒介实践的不匹配。 多数年轻一代给

予的文化反哺严重缺席,导致老年人在面对“不理解” “被封号” “被骗”等问题时依旧束手无策,从而

导致其实践积极性下降。 第二,价值异化风险增强。 被资本所裹挟的短视频媒介,已是流量竞逐的

名利场,即使大部分老年人对正负能量的视频内容能够做出明确判断,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潜在

意识的浸染却难以招架。 第三,过度沉迷影响身体健康。 在问及短视频对生活有何影响时,最多的

回复便是“上瘾” “对眼睛不好” ,多名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视力大不如以前,并且沉迷其中会压缩自己

的外出活动时间。
不难看出,数字反哺之下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机遇与困境并存,基于变换更迭的媒介化

进程与老龄化加剧的社会背景,通过反哺来帮助广大老年人适应数字社会的重任注定无法一蹴而

就。 首先,重视老年人的数字媒介实践。 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农村老年人这一个群体不能被

忽略,因为他们是乡村发展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其数字媒介实践问题勾连了娱乐性、情感性以及关怀

性话语。 政府既可以推动有组织、有计划的公益性数字反哺活动,又可以通过提升村干部队伍的年

轻化、吸纳青年乡贤等来增加老人与年轻人的接触频率,还可以给予老年趣缘活动更多的组织和实

践机会,使同辈反哺更加连贯和可持续,以此实现老年人媒介实践水平的提升。 其次,子代应正视和

尊重亲代媒介实践的主体意愿,尤其重视媒介素养层面的反哺效果。 在子代扮演数字反哺的“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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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时秉持平等自由的反哺氛围格外重要,农村老年群体普遍文化程度偏低,而耐心地“授之以渔”
比简单粗暴地“授之以鱼”更适合,如此一来,在真正带领他们实现与信息社会深层接轨的同时,也帮

助其建立起自信心,有利于两代人关系和谐以及家庭认同感、归属感增值。 最后,媒介平台利用界面

改进和算法支持来增加老年群体的操作便利性和话语可见度。 通过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对

媒介使用的需求和习惯,平台有能力也有必要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关照全面真实的用户体验,帮助

中国农村老年群体构建属于自己的媒介形象和实践路径。
此外,研究结论对数字反哺理论也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深化了共性理论之中的个性问题。

针对短视频这一数字媒介的反哺研究,补充了数字反哺理论本身在不同媒介种类上研究的特殊性。
第二,促进了数字反哺理论的在地性延伸。 数字反哺理论中侧重的代际反哺、家庭关系等研究,并不

能涵括当代中国老年人的技术 / 文化反哺问题,一方面,空心化严重的农村并不具备完全的代际反哺

条件,而趣缘反哺、同辈反哺亦是反哺理论不可忽视的环节;另一方面,反哺理论关注老年人媒介使

用障碍的身体与心理感受,而老年人的媒介实践局限性远不止这些,若一味强调反哺意识的建立则

略显“不食肉糜”的无奈。 本研究正是在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使用过程中延伸了数字反哺的“中国

化”问题,提升了数字反哺的“在地性”研究价值。 第三,打破传统数字反哺理论视角下老年人的被

动处境。 在其积极参与媒介实践的今天,乡土文化、老年文化占据短视频媒介化阐释的重要位置,使
自上而下的老年文化风格建构和哺育重新出现,为数字反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农村老年群体对

于短视频媒介的创造性使用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社会对于数字反哺的研究视野应该多触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因时制宜、因地

制宜地关注其在数字社会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行的路径。 中国农村从来不是保守的、落后的,更不是

需要受人怜悯的昏暗角落,而是孕育中华文明、中国精神的圣洁之地,它拥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和最浑

厚的精神底蕴。 朴实勤劳的中国农民在步入老年之际需要被社会关注和关爱,更需要从年轻世代、
趣缘群体的多维引导下享受时代给予每个人的“红利” ,成为数字社会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与推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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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ervasive
 

penetration
 

of
 

smartphones,the
 

rural
 

elderly
 

spend
 

more
 

time
 

in
 

watching
 

short
 

videos. However,in
 

the
 

digital
 

practice,they
 

are
 

still
 

in
 

disadvantaged
 

position
 

and
 

need
 

to
 

use
 

the
 

dis-
course

 

logic
 

of
 

digital
 

feedback
 

to
 

connect
 

their
 

practice
 

of
 

short
 

video. Under
 

the
 

view
 

of
 

digital
 

feedback
 

theory,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issue
 

of
 

short
 

video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group
 

in
 

Village
 

B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in-depth
 

interview
 

and
 

narrative
 

analysis,
and

 

finds
 

that
 

acces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re
 

feedback
 

of
 

the
 

rural
 

elderlys
 

short
 

video
 

practices. The
 

feedback
 

takes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as
 

the
 

core
 

subject,supplemented
 

by
 

the
 

relationship
 

connection
 

of
 

interesting
 

communities. Entertainment, utility
 

and
 

socialization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elderlys
 

short
 

video
 

feedback,which
 

is
 

superficial. The
 

digital
 

feedback
 

of
 

short
 

video
 

practices
 

of
 

the
 

elderly
 

have
 

problems
 

such
 

as
 

superficiality,mechanization
 

and
 

schematization,but
 

short
 

video
 

practices
 

which
 

are
 

the
 

initial
 

results
 

of
 

feedback
 

bring
 

new
 

vitality
 

to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rural
 

elderly
 

and
 

ev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also
 

contributes
 

to
 

balancing
 

the
 

inherent
 

conflict
 

between
 

digitalization
 

and
 

aging
 

in
 

contem-
por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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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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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short
 

videos;villag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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